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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世纪中叶，适值清朝乾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这块具有古老文明
史的土地上出现，而国家仍处于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下。就在如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

了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多年来，《红

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故事曾使无数男女青年痴醉；其卓越的艺术性和所展示的历史文

化风貌不仅赢得了本土多层次的广泛读者，甚至还倾倒了海外的许多读者。一般说来，

人们往往是将之作为历史与人生教科书来读的。除文学家而外，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均以其独有的慧眼从书中发现一些与本领域相关的

有用信息。多视点的研究，人们益感作者知识的渊博、艺术的成功，已有形成“红学”

之势。这些，当然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体验到的事。

写至此，或有读者会问，一部讲典当史的专书怎么开篇竟说起《红楼梦》来了？岂

非咄咄怪事。其实，并不怪哉。少年时代亦曾为红楼故事所倾倒，而今作为从文化史角

度考察、研究中国典当史的学者，则尤其注意书中有关贵族生活与典当业关系的情节，

以及由此展示的社会生活风貌。当然，这也使我格外增加几分对曹氏这位大手笔的钦

佩。无庸讳言，我如此开篇的意向，是在于期望使读这本小书者，不至于翻开首页就陷

于传统史书所推崇的那种“庄严”却枯燥沉闷的风格气氛之中，试图在紧密围绕正题又

不浪费笔墨的情况下，略增一点活泼情趣。其情趣，则在于一般读者往往沉湎于人情故

事之际所忽略之处。

旧时民间流传有这么两句俗语，一说“当当抵当当还在”，一说“当当取当当抵

当”，体现了典当者出入当铺时的基本心态。按其字面的意思，大致是说，为调剂缓急

或一时拮据而典当，尽管有所耗费，但当本还在。典当业主们也借当户这种心态来招徕

生意，旧时当铺门面的楹联即可为证。试看下例：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四海之内，万物皆备于我；

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无改，一介不以与人。

缓急人常有；

权衡我岂无。

攘攘熙熙，有无相济；

生生息息，尔我平安。

凡此，典当应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便民而互利的钱物调剂商业设置。但是，由于历来

当商惟利是图，乃至重利盘剥当户，使得这种以往一向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普遍而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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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行业形象颇为恶劣。清以来，皇室、贵族、官宦经营典当成风，甚至皇帝还时将

典业作为赏赐品赐予王侯或命官。如此，官与商竞相以典业牟利，其形象岂还能好！只

是更加重其铜臭味而已。虽然这样，清季的典当业仍繁荣一时，恰又可说明其与当时社

会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密切性与普遍性。如无市场需求，也就不会出现皇当、官当与民当

并举竞争局面了。值得注意的是，典当业的这种社会功利性，竟然在着重描写清代贵族

生活的《红楼梦》中得以多处反映，并成为其铺叙情节、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

且，十数处写及典当活动、物事之中，绝大多数均在曹雪芹原著的前八十回之内；在传

为高鄂续作的后四十回里，则极少出现有关字样。或许，这也是情节发展所致。说来有

趣，《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上所谓“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就

在“鼓楼西大街”开着一座以“恒舒”为铺号的当铺，这是在第五十七回借邢岫烟之口

说明的。

邢岫烟本系贫寒家女儿，但因是荣国公长孙贾赦的妻侄女而得以跻身于贾府，与姨

娘所生的贾迎春同住，后由贾母作保许给了贾政妻妹薛姨妈之侄薛蝌为妻。尽管如此，

仍然未改其经济拮据状况，不时接受探春赠送的首饰或薛宝钗的暗中接济，又不得不时

与当铺打交道，以缓解客寓荣府间身边应酬费用的窘困。书中这段是这么写的：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

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

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

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

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

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

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

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

拿些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

两。前儿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的事。离了这

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

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

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越性给了他们，倒都歇心。你以后

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听不过了，各人走开。倘或短

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

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就是了。”岫烟低头答应了

⋯⋯宝钗道：“我去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

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穿好，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

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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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

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

原来，薛家这位尚未过门的媳妇，因一时手头拮据而将御寒棉衣当进了由未婚夫本

家堂兄薛蟠开的“恒舒典”，无怪乎薛宝钗戏言“闹到一家去了”。据《护官符》“丰年

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注称：“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

分。”年幼丧父的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

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可知，“恒舒典”系其承

继的祖上产业之一。他虽无经营本事，却是典东，因而不仅说了算，铺中从业者亦惟东

家是从。对此，书中间或有例可证。如第三十七回，湘云与宝钗灯下计议设东拟题开诗

社时，宝钗说：“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

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

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随即便叫过一个婆子来吩

咐道：“出去和大爷说，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

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人了。”若非是自家当铺的伙计，如何这般随意应手！

又如第七十九回，先被买入给薛姨妈当使女而后被收为薛蟠之妾的香菱，向宝玉谈到即

过门的薛妻夏金桂时说：“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

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朝奉伙计们一群人糟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

住几日，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是知金桂过门前，恒舒典的朝奉、伙计曾随同典主薛

蟠受到夏家的盛情款待。

在清代，“一切皇当均是交由内务府衙门具体经营”的。同时，又“对于官吏开当

问题，采取了一条既鼓励默许，又严加防范并视为‘利窟’的双重政策”。在此情况下，

“不仅正印职官敢于恃势开当，连一些佐贰杂职、书吏，甚至长随门丁之类职位低微的

人，也往往开设有当铺”。从书中得知，薛蟠虽“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但其所经营的恒

舒典却不属“皇当”，而是自家百万产业中的一部分，故宝钗称之“我们当铺”。究其

实，属“官商”之列。原因在于，其本是祖上紫薇舍人薛公的基业，至薛蟠虽无官位，

却也是袭享内务府国库银钱的皇商。有鉴于斯，又显然有别于由民间市商经营的“民

当”。至于“恒舒典”更具体的本、息、经营活动状况等，书中未有详尽描述，或是无

此必要。

然而，通过对邢岫烟迫于手头拮据而忍寒悄悄当衣的细节描写，却生动、深刻地表

现了她寄人篱下的窘困处境。同时，大观园中的人情心态、时事冷暖亦尽在其中了。当

其必须当当的时候，只能偷偷进行，原因亦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碍于身份，不好露出寒

酸之相，同时又恐招惹猜嫌造成人际关系的节外生枝。而这些，更都是极易引来飞短流

长诸般非议的，使之不好做人。既要维护体面，又得避免招致一些麻烦，惟有悄然当当

以缓解一时之难。至于宝钗亦为之“悄悄的取”、“悄悄的送”，显然也是鉴于上述种种

而维护岫烟利益，而维护岫烟更是维护其自家、自身利益。假如“闹在一家去了”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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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出，亦绝非仅仅是“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的轻松笑谈，尤将有伤薛家体面。真

是人事冷暖需样样小心，窘困境遇步步艰难。

那么，是不是大观园中惟有岫烟当当呢？否。试看下面描写：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

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

十五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

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

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

息。”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

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

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

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呆大姐的娘。众小丫头

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

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凤姐详情说：“他们必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

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

“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

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

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

不在话下。

原来，贾琏夫妇这一桩恐怕人知的隐秘，竟是打通贾母身边侍女鸳鸯的关节，私自

运出一箱“金银家伙”作当头押钱，以应付几项礼金开销。同岫烟当当的处境相比，真

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凤姐一边暗中放债蓄财，一边又明里用金项圈

当钱障人耳目、绝人口实，连丈夫也不放过。但机关算尽太聪明，仍被太太抓住了偷用

当头的把柄，敲去了���两银的竹杠。所谓“借当头”，当是借用别人的东西作当头押
钱，而贾琏干的却是私自盗用当头的苟且勾当。前后有关描写，把个贾琏、凤姐的形

象、品格均刻画得入木三分。至于他们到哪座典当铺去押钱，书中未说，也实在无关紧

要，即或送到“恒舒典”去也无所谓，何况当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

座”，皆可利用。关于这件龌龊勾当，凤姐说：“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

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 。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

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

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连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他受屈，岂

不是咱们的过失。”倒还是平儿这奴才会为之解嘲：“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

是二爷。———则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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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

来，究竟那也无碍。”虽为解嘲，倒也道破了大观园中以贾母为轴心的潜在亲疏关系。

凡此可见，贾琏、凤姐当当，与岫烟之当当，各有其难，关键还在于身份、地位的差

别。一为大观园生活漩涡中的显要人物，一为勉强跻身不能把握自家命运的陪衬者。

贾府嫡派孙贾璜之妻金氏，虽称璜大奶奶，却是个虚伪、苟安的人物。她和丈夫

“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

他”。第十回写当她听寡嫂说侄儿金荣在学房受了宝玉、秦钟欺负之后，本来是怒冲冲

的到宁府评理去的，见了面却“未敢气高”，饰演了虚伪、苟安的角色。事实上，这一

人物形象，已在第九回末尾借宝玉的小厮茗烟之口作了刻画性的生动铺垫。而且，亦与

“借当头”相关。

茗烟在窗外道：“他（金荣）是东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仗

腰子的，也来唬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

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

读者先有了这么一个跪着借当头的形象烙印，再读至下回她那苟且求安的故事，亦

即见怪不怪了。对照后来关于岫烟忍寒当衣解窘之例，这位璜大奶奶就格外令人生厌、

作呕了。

璜大奶奶要跪着向琏二奶奶王熙凤借当票，如果同琏二爷央求妻子帮忙从鸳鸯手里

偷借贾母的当头，还要被妻子揩油比起来，也就算不得奇闻了。

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

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

儿正说，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

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贾琏笑道：“你们太

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

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

平儿这兼妾、奴于一身的陪嫁丫头，实在深知主母雁过拔毛、惟利是图的秉性，一

个提醒，正中下怀。王熙凤连帮助丈夫借当头的机会也不放过，亦要取利，其刻毒品格

与夫妻关系所在跃然纸上，无需赘言矣。结发夫妇尚且如此，对其他人不得而知，这不

正是贾府内部人际关系的写照或缩影吗！

在《红楼梦》广泛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以其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民间俗语。

“林妹妹不认得当票———废纸一张”，便是其中取材于岫烟那张当票而引出的一个民间歇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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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

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

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薛姨妈忙说：

“那必定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

么是当票子？”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呆子，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

“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

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呆子，若给你们家小姐们看了，也都成了呆子。”

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此刻宝玉他倒是外头常走出去

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原来

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

‘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

钗忙说：“这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帐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薛姨妈

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

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与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

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

认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去？”宝钗见问，

不好隐瞒他两个，遂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

事实上，首先是史湘云不认识当票，出于好奇拿给人问，才引出关于林妹妹的歇后

语。之所以不说“史湘云不认得当票———废纸一张”，显然是因为林黛玉形象给读者的

影响远远大于史湘云之故，一部《红楼梦》在民间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其中的宝黛爱情

悲剧故事。在红楼女流中，能认识当票的，首先是因经济地位低下而不得不时常当当使

钱的丫头、婆子或岫烟之流，其次是像王熙凤这样以当物障眼而又私下放债取利蓄财之

辈，再即薛姨妈、宝钗诸流则是由于自家经营典当，余者当是经多识广、世故较深的妇

女。至于史湘云、林黛玉之辈不识当票，一方面是因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因素决定

的，难与当铺发生较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她们虽都通得文墨，却不识当票上面的特定

的行业书体———当字。当票是当铺收当后付给当户的专用凭证，除铺号等格式说明文字

外，由当铺镇写的当物名称、成色、数量、银钱数额、编号之类内容，悉用“当字”书

写，既防伪造、涂改，又兼具欺骗当客的用途，非当行中人，一般人多是不能辨识的，

更何况湘云、黛玉这样与当当无缘的贵族闺秀了。薛姨妈讲的“原故”，即当票的当字

及其特有功能，所以湘、黛二人听了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

铺也有这个不成？”至于众人所代答的，“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

一方面道破了典当业竞相盘剥、渔利当户的实情，另一方面也发泄着人们对当商的愤

怨。典当业在助人解脱拮据的过程中酌取其利，势所必然，亦无可非议，互利互惠。然

而，趁人之急以盘剥或各种非法、不正当手段牟取厚利，则必积人怨，不得已求之亦同

时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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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处写及典当、典当活动、当业物事，虽散在于诸回零星情

节之中，却无形中构成了一系列的“红楼当事”，作为其导演、铺叙红楼故事的一件别

有其妙的小“道具”。明清以来，尤其是清季，中国典当业发展至极盛阶段，皇当、官

当、民当，遍布京城内外、全国各地。据《广东通志》卷一六七《政略十》载，仅广州

府即有当铺����座，堪见一时之盛。在此社会背景中，《红楼梦》中出现一系列的“当
事”，悉属自然。运用寻常事物，构织深刻的内容，恰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

作家笔下的人物、故事，多出自其自身生活、阅历的积累。据清末乃至当代红学家

们的考证，《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非仅一时巨室豪门之缩影，

亦有曹氏家族兴衰的写照。康熙年间，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其妻兄李煦，曹寅之母孙氏的

亲属孙文成，分别把持江宁、苏州、杭州织造之业达几十年，三家相互扶持，休戚相

关，一荣俱荣，一损皆损，与《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荣衰恰相映照。曹雪芹在书中融

入一系列的“当事”，亦可从其家族经营活动中寻得轨迹。如果说他出生在中国典当发

源地的南京与写及典当并无必然联系，而其父辈即经营典业，则应是其后来写及“当

事”的基本生活积累的一部分。

雍正六年（����年）曹家被抄没后举家迁居北京，雪芹时年五岁或十四岁。其之
所以回京居住，是因京中有房屋产业。据继任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奏折称：“曹兆页家

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

给。”而曹家原在京产业中除房屋外，尚有一座当铺。据康熙五十四年（����年）七月
十六日曹兆页奉谕奏报家产情况的奏折中称：“⋯⋯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

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他们回京后这

座当铺是否拨归作养赡之用，还是先已抄没，未见史料记载。又据隋赫德奏折称：“及

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

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

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是知其父辈在南京家产中，尚有当票多张，当是显

贵人家典当活动的存证。凡此说明，曹雪芹早年的家庭经济生活，即与典当业发生着多

种直接关系。他晚年生活穷愁潦倒，甚至达到举家食粥境地，其间是否也不得已亲身出

入当铺当当呢，不无可能，然无文献记载。

从曹雪芹家庭出身、阅历中与当业的联系，及其《红楼梦》有关“当事”的一系列

运用，均同有清以来中国典当业的一时空前发达这个大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息息

相关，有机地联系着。中国典当业起源于中国佛教文化、寺院经济，是经济与文化相结

合的综合结果。当其逐渐传入寺院之外更广泛的世俗社会成为一种纯商业形态之后，仍

然未游离于社会文化范畴之外，总是同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同民间文化密切地联系、

交织着。《红楼梦》中穿插的一系列“当事”，亦显示了这种属性特点。由于中国典当业

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又主要以中、下层社会的人们为基本往来对象；尽管后来时有

皇商、官商插足其间，但其自身经营活动、行业内部规则，均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形成

并传承着本行业特有的习俗惯制，具有特定的民间文化色彩。这种色彩，几乎渗透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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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着中国典当业的全部内部经营活动，以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

典当业的本身，即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或说民间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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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典当史话

所谓“典当”，一般说，是指以财物为抵押品的限期、有息借贷银钱的社会经济行

为；作为一种商业行业形态，通称典当业。

杨肇遇在其所著我国第一部典当专著《中国典当业》书中说：“我国之有典当业，

由来已久，究起于何时，即老于斯业者亦多不能言，即言之，而亦无所据，未可以为

信。尝考典当二字，连为一辞，不见于‘六经’、‘三史’，惟《后汉书·刘虞传》有‘虞

所赉赏，典当胡夷’之语。注，当，丁浪反，是则典当二字所自始也。然典当之为业，

未必即起于斯时，按《金史》曾载‘闻民开质典，利息重至五七分’，是在宋代，已有

典当业矣。”半个多世纪之后，读至此，我想到了两点应予注意指出之处。首先，即他

所说的典当业起源何时，连许多久事此业者也说不清楚，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一位曾在

旧北平典当业从业多年的老行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在我国开始出现的确切年代已无

从稽考，惟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内就有当铺的名称出现，可见它的历史悠久。”

又如：“经营‘当’、‘押’这一行业，它始于何时，那间开设最早？已难稽考。”也有的

说：“典当业历史悠久，究自何时肇始，我们还不知道，仅知清末张之洞督鄂时指定藩

库与盐局拨款存放于典当业，规定以四厘计息扶助典商。”实际调查访谈的沈阳一位旧

时官办当业中人，他也不知当业起源何时。由此看来，搞清中国典当业源流，非但是社

会上其他人所要掌握的一种文化史、经济史知识，对于一些老当铺从业者也有其实际意

义。

其次，将汉语“典当”一词在史籍中较早的出现，与典当业的形成有所区别，这一

认识颇为可取。因为，《后汉书》中记载的“典当”还只是一种活动的现象，并未有史

料说明这种行业的形成。然而，在此之前的一些考证，如清人顾禄、郝懿行等，尽管已

能将典当业的形成追溯至唐以前乃至南北朝，却往往又将活动现象与行业形成相提并论

混淆一体了。如顾禄《土风录》卷八“典当”载：“质库曰典当，见《后汉（书）·刘虞

传》‘所赉赏典当，公孙瓒复抄夺之。’《正字通》云：‘凡出物质钱，谓之当。’《言鲭》

云：‘今人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惟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身为一代著名考据大师

的郝懿行亦如此，其《证俗文》卷六“典当”题下先释称：“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盖

自东汉已然。”然后依次引录《后汉书·刘虞传》及唐·李贤注语、唐·杜甫诗句、清·吕

种玉《言鲭》文三种书证，亦属将典当活动现象与行业形成等同并举之例。当然，并非

说个别典当活动现象就没有意义。在有确切史料说明典当业形成之前的个别典当活动现

象，至少反映着这一既成制度的社会现象的历史文化渊源轨迹，是基础的累积过程。至

于其行业形成之后的各种具体活动现象，则是这一行业的社会性、文化性的多层次、多

角度的体现。如果牵强附会、无原则地一概而论，历史就会混沌不清，难于辨析源流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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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了。因而，《中国典当业》一书尽管未能阐明中国典当业的源流问题，却做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一、“典当”释义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CfsoibseLbsmsfoh ）认为，汉字是中国通用的惟一交际工具，
惟其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

之时。这个看法虽然尚有待推敲、商榷，但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一如清代乾嘉学派的考

据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仍解决了中国文化史上许多杂乱无章、莫衷一是的重要问题，功

绩卓著。考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文化史，从汉语、汉字和由此记载的历史文献入

手，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方法。考察典当源流历史，亦如此。

“典当”作为一个双音合成词在汉语文献中较早出现，是在南朝宋·范晔撰写的《后

汉书·刘虞传》中：“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唐人李贤随文注云：“当，音

丁浪反，亦谓之为典。”就是说，按照李贤的解释，个中之“当”已读去声，与“典”

同义。从现代语言学归纳的构词法来看，“典当”是由两个同义语素并列而成的双音合

成词。据此，清人郝懿行在释“典当”时断言：“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盖自东汉已

然。”他只释“当”义而未直接说“典”，原因即在于二者为同义语素。《后汉书》这段

记载说明，早在东汉（��—���年）时期就已出现了“典当”活动现象。从传统语文学
来看，作为单音词的“典”与“当”，皆训“质”义，亦即抵押待赎。而且，以“当”

为“质”，又远在春秋末年即已出现，现有鲁哀公八年（公元前���年）之例可为说明，
即《左传·哀公八年》：“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就此，公元初西晋人杜预注云：“复

求吴王之子以交质。”是可为证。这又说明，“当”取“质”义的用法迄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了，比东汉又推前了一大截。

当然，我们亦应注意到，杜预注《后汉书》，不免搀杂或囿于唐代语言习惯。例如

“典”训“典质”之义，在唐代是有着典当业普遍存在于寺院和民间这一现实背景的，

其“典”已成为一种为制度所认可了的抵押借贷经济活动。例如唐·杜甫《曲江》二首

之二中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

稀。”显然，其“典春衣”在于买酒喝。白居易《杜陵叟》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

衣食将何如？”亦如此。但是，《后汉书·刘虞传》之“典当”，除训此义之外，均不切合

其整体句义，别无它解，因而李贤的训释还是确切的，并非牵强地“以唐代汉”。西晋

杜预所处时代相去鲁哀公六百多年，却与东汉相去未远，年代颇为贴近，其训《左传·

哀公八年》之“当”为“质”，恰可成互证关系。同时，白居易《自咏老身示诸家属》

诗：“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个中之“当”义，又可补证杜预之注。而白居易《劝

酒》诗：“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个中之“典”，亦即前诗之“当”之同

义词，则又可将李贤、杜预上述训释串为一体。于是构成：春秋末（鲁哀公八年）之

“当”A�后汉之“典当”（“典”�“当”）A�唐代的“典”与“当”，一种同义演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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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沿此语义轨迹再往上考溯，显然是“质”了。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

释，“質（质），从贝，从斤斤（音{is�）”，本义是“以物相赘”。何为“赘”？许慎又有解
释说：“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犹放，谓贝当复取之。”对此，清人段玉裁注云：

“若今人之抵押也⋯⋯依《韵会补》，放者当复还，赘者当复赎，其义一也。此十字释

敖、贝之意也。”显然，“质”的本义是以物抵押取赎，后来的“当”、“典当”、“典”之

此义，均承此而来。《国语·晋语》：“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壁以质。”这是

古人盟誓时以物作抵押，意在取信于鬼神。《梁书·庾诜传》载：“邻人有被诬为盗者，

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说的是以书

为抵押借钱。《南史·甄法崇传》：“（甄彬）尝以一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说的是以苎麻

为抵押借钱。这都是南北朝时的事。再后来，一如“典当”（典�当）并称，亦出现了
“典质”（典�质）并列构为双音合成词，如《旧唐书·卢群传》所载：“（卢群）先寓居
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

时论称美。”在此“典”、“质”这两个语素，亦当属同义并列结构。

凡此，均系以物为质。然而，古来又多有以人身为质（古称“质子”，今称“人

质”）者。《左传·隐公三年》：“胡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触龙说赵太后》：“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乃至后来的“绑票儿”，

均系以人质为抵押。尽管汉语中有“人物”用法，但“人”与“物”单独使用时所指是

有严格的本质区别的。但从上述例证及许慎释“质”时所说“如春秋交质子是也”来

看，以人为质亦很早即与以物为质现象并行存在。而且，在许慎释为“以物质钱”为本

义的“赘”字，早在汉代亦不乏以“人”代“物”质钱用法。《汉书·贾谊传》（陈政事

疏）：“家贫子壮则出赘。”又《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间者，数年岁比不登，

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

说到“质”，就会使人想到《周礼》中记载的“质人”等项。《北京典当业之概况》

一书在关于中国典当业的“起源之考证”中说：“我国典当业之起源，其时甚古。《周礼

·地官·质人》，掌稽市之书契，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惠士奇

曰，质人，卖儥人民用长券，谓之质。王褒僮约，石崇奴券，古之质欤，质许赎，鲁人

有贿臣妾于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归其主焉，有主来识认，验其质而归之。”究

其实，“质人”之职，主要是掌管平易物价，发放和监督管理交易契据的市肆小吏。其

契据是具有中证效力的凭证，卖主可凭此质券进行赎买。如果说，后世典当业的“当

票”与之有一定类似之处的话，似可认为是由“质券”形式发展、演化而来。不过，考

之“质人”并不司抵押之事，亦无有关抵押借贷活动的直接显证，因而还不能认为主司

管理交易契据的质人之职，与后来形成的典当业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质人”之

“质”，于此当系就“质券”而言。

现在，从语义学角度清楚地显示着这么一种事实；“质”表示抵押取赎的这一本义，

始终贯行于古今，是有关活动、现象的本质特征的根本所在。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寺院典

当业直称“质库”，唐宋以来又有“质舍”、“质典库”、“质铺”之名，或径谓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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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称“典质“、“质钱”，当票称“质券”，悉本于此。至于“典”、“当”、“典当”、

“押”等，亦无不是用作“质”之别称。

二、起源

恩格斯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写道：“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年
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

⋯⋯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

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

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

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

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

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

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

天谢地了。”雅典于公元前�世纪前后，即出现了以土地为抵押借贷的经济活动，在有
文献记载的世界经济史上是比较早的。据知，欧洲大陆首先经营借贷以营利的，是公元

前�世纪时的巴比伦寺院。“纪元前���年，意大利之寺院金库，在埃西利亚经营存款
及放款。而平民金融机关之典当，发祥于意大利。����年初创于Cbwbsjb之Gsfjtjoh。
由僧侣发起组织，纯粹慈善性质。至于正式之公益典当，则于����年在Bswjfup设立。
其后渐次普及欧洲大陆。”有趣的是，据史籍记载，中国典当业之肇兴，亦同样发端于

宗教事业，即公元四五世纪时南朝（���—���年）的佛寺，名为“质库”或“长生
库”。

清·吕种玉《言鲭》书载：“今人作库质钱取利，至为鄙恶，唯市井富豪为之。今士

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按此库，唐以前唯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

沙寺库质钱，后赎苎，于苎中得金五两，还之。则此事已久矣。”吕氏寥寥几语，道出

中国典当业滥觞于寺院进而成为富商、士人竞相经营谋利的一种行当。宋人吴曾《能改

斋漫录》卷二（事始）亦说：“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为质库，然自南朝

已如此。”并引隋人齐阳玠《谈薮》所载：“有甄彬者，有行业，以一束苎，就荆州长沙

寺库质钱。后赎苎，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云云。甄彬质钱得金故事，今所传多据唐·李

延寿撰修的《南史·甄法崇传》的附载，而《能改斋漫录》所引，却是隋人所撰之《谈

薮》，先《南史》作者一个朝代。况且，《谈薮》一书已佚，这段材料尤显珍贵，可作为

《南史》有关记载的佐证。

就现今所见史籍有关南朝佛寺质库的记载，主要有三件史料，分别见于《南齐书》、

《南史》和《梁书》。

《南齐书·褚渊传》载：“（其弟）澄字彦道⋯⋯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

历官清显⋯⋯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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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是知南齐司徒褚渊生前曾将太祖赐赠的白貂坐褥等

物，和长耳裹发巾（介帻）、犀角做的发栉（犀导）乃至坐骑黄支国的犀牛等，作为抵

押品送入招提寺质库质钱。司徒褚渊为官讲究俭约，因而“百姓赖之”。至其死后，“家

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可知其至寺院质钱之由。世祖诏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恸

怀，比虽尪瘵，便力出临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

蜡二百斤。”至于其弟褚澄所用赎钱之数，亦应包括质息在内，而本息比例已难推测算

知。

《南史·甄法崇传》载：“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

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

‘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

彬坚不受。”梁武帝萧衍还是布衣之时，即已对甄彬的品行美誉有所耳闻，至其登位之

后即赐任他为益州录事参军、带郫县令。梁武帝沉溺佛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要公卿费

巨资赎身，建佛寺无数，这同其赏识具有不贪昧寺库黄金佳行的甄彬，或有所谓“佛

缘”吧。

《南齐书·褚渊传》中说到的招提寺，据清·陈作霖《南朝佛寺志》考证认为，谢灵

运有招提舍寺建于东晋末年，“招提寺在石头城北”，亦即今古城南京城北面。清·顾祖

禹《读史方舆纪要》亦称，石头城“北有招提寺”。据此，有人提出“南朝的南京寺院

实为后世典当业之祖”之说。《南史·甄法崇传》所及长沙寺，原系由江陵刺史邓汉的私

人故宅改造而来。甄彬即在其祖父法崇于南朝宋武帝刘裕的永初年间（���—���年）
出任江陵县令时，至长沙寺库质钱和赎苎得金的。这一时间，相距《南齐书》所载于建

元四年（���）褚渊去逝后其弟褚澄至招提寺赎回质物的时间，约半个世纪。当时的江
陵县位于今湖北省境内，仍为县治。这就是说，长沙、招提二寺分属两地，又很难考知

其开展质贷活动孰先孰后；依上述两件史料事例来看，长沙寺库事尚先于招提寺库事。

所以，还不应绝对化地断言招提寺质库就是’后世典当业之祖”。然而，两件史料事例，

恰可证明南朝时南京、江陵等地佛寺确已进行着质押借贷的经济活动，是见诸史籍的我

国典当业的直接源头。

南朝梁被称为“贞节处士”的庾诜，还有一件以书质钱为邻人解难的佳话，则是稍

晚于上述二例而未被注意到的又一有关典质的史料。《梁书·庾诜传》载：“庾诜字彦宝，

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侯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

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尝乘舟从田舍还，载

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诜默

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

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诜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其行

多如此类。”梁武帝普通年间（���—���年），曾诏之以黄门侍郎之职，被庾诜称疾未
就。“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

遍。后夜中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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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昼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颜色不变，言终而卒，时年七
十八。”

《梁书》未载庾诜以多少、什么书于何处质钱助邻。南朝时的借贷机构，一为佛寺

质库，再即立契据以田宅等不动产为抵押放债的邸舍。从前述甄彬、褚渊两事例得知，

当时寺库质钱，举凡金、麻、衣饰乃至活畜（黄牛），皆可用为抵押品。同时，从庾诜

性情与晚年特别遵奉佛事的思想轨迹，以及以书为质物的情况分析，极可能是就近向寺

库质钱以应急用的。庾诜“特爱林泉”，居新野（在今河南省）乡间，“十亩之宅，山池

居半”；而佛寺亦多择山水清幽处而建，从地缘之便亦为这种推断展示着可能性。就寺

库质钱助邻，又以遵佛而终，似为偶然，亦或其“佛缘”的体现吧！这一见诸《梁书》

的事例，可视为南朝佛寺质贷史料的又一补充和别证。

与此同时，北朝佛寺亦行质贷。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太和（���—���年）年间，
“（姚）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闲处

凿井⋯⋯”于是引出一段鬼狐传说。故事起因，即在于姚坤至佛寺质庄。

据文献记载，寺院质贷自南朝时兴始，以后逐渐成为世俗社会的一种行业，但直至

唐宋时寺院质贷仍在进行，历时颇久。

三、勃兴

南北朝与唐五代之间的隋朝，一度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一了全国。由于国内

环境获得了相对的安定，为经济、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此间，商业亦同步出现

兴旺趋势。《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元年三月（���年）“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
于东京（洛阳）”，堪见一时盛况。隋炀帝即位后，“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市易，

帝令裴矩掌其事”，对外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然而，从公元���年杨坚灭北周称帝开
国，至公元���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仅历经两代皇帝，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时
间。

中国典当业兴于南北朝佛寺之后，至唐代逐渐发展为一种寺库与世俗并举的行业，

迄今尚未发现有关隋朝典当的直接文献史料。隋朝虽仅三十八年，但在中国典当史上却

留下了一段有待深入发掘、研究的历史空白。跨越这段空白，唐五代则成为中国典当史

上的一个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清·吕种玉《言鲭》书中说，设质库质钱取利，“唐以

前唯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亦认为佛寺而外的典当质贷业自唐代始兴。民初陶希圣

主编的《唐代寺院经济》序中谈到：“质库，是创始于寺院的一种高利贷事业，在唐代

已是一般富贵人家投资的普通事业了。向寺院施舍本钱以创立质库的事情，也很常见

的。家具衣服的质以外，奴婢，牲畜，庄田的质，在当时很是流行。”亦即说，有唐以

来即出现了寺库质贷与社会典当业等高利贷行业并存和竞相逐利的局面。

唐代在中央集权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文化得以空前繁荣，成为中国历史

上比较昌盛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兴旺，则大大刺激了一时高利贷的空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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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僚贵族、豪商富贾纷纷投入高利贷活动，坐收质息，竞相逐利。史家认为：“唐

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是放高利贷的

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足见一时之盛。

所谓“柜坊”，本是当时都市中代客户保管银钱财物的商铺，酌收酬金，其保管钱

物的藏器，名之“僦柜”。《汉书·郑当时传》“任人宾客僦”的唐颜师古注云：“僦，谓

受雇而载运矣。”僦柜取受雇代人保管之意。这种按保管价值计收保管费的僦柜，随其

收存钱财的增多，逐渐具有了利用所存银钱为周转资本借贷赢利的条件，于是就像寺库

那样开展了典押质钱业务，并使之进而由兼营质贷又发展为以质贷为主业。因为典押质

贷的赢利由于客户面广而赢利较大，并吸引了一些官僚富商变交其保管钱财为投资取

利，所以也就刺激了僦柜业迅速转化为典当业。《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所述大
商人窦，在当时的长安西市，就有存钱颇富的僦柜，即“僦西市柜坊，锁钱盈余”。
由于僦柜业发达一时，使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朝廷军费开支拮

据之际，亦强行向僦柜借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德宗）初，太常博士韦都宾、

陈京请借富商钱，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

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又取僦柜纳质钱，及

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又据《旧唐书·德宗

纪》载：“建中三年（���年），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少尹韦禛，又就
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是见当时僦柜资财雄厚，已为朝廷注意并利用。

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博士，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对唐代的柜坊作

过专门的研究。《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

者，皆借四分之一。”对此，元人胡三省注云：“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

复还子钱，谓之僦柜。”加藤繁认为：“征诸实例，质的事情称为质、典、贴典、抵当

的，文献中累见叠出，但从没有看到过把它称为僦柜的例子。从这种种方面来考虑，我

们无论如何必须断定胡三省的解释是错误的。那么，所谓僦柜，究竟是什么呢？僦柜就

是在柜坊中出保管费，寄放钱货和金银的事情。”其实，胡三省的解释并未错。加藤繁

博士说的，只是本来意义的“僦柜”及其经营业务，向“僦柜质钱”的史料本身即已说

明其兼营质贷或转而以质贷为主业的事实。仍称“僦柜”是因二业兼营而沿袭旧称，直

接“质库”、“质舍”者，则系另起炉灶专营抵押借贷。至于《新唐书·食货志》“又取僦

柜纳质钱”，则显然是指兼营质钱业务的“僦柜”而言。

“寄附铺”之误为僦柜别称，乃如僦柜本来代人保管钱财及后来又兼营质贷业务那

样，是当时寄卖兼营质贷的一种行业。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事始）载：“今世

所在市井，有寄附铺，唐世已然矣。按唐《异闻集》载薛防所作《霍小玉传》有云：

‘大历中，寄附铺侯景家。’”《异闻集》作者陈翰是唐末时人，《霍小玉传》作者为中唐

稍后时人。仅就史料出现时间推测，“寄附铺”与“僦柜”叫法相去未远，是当时并存

的两个相近行业。《霍小玉传》记述唐宗室霍王庶女霍小玉流落民间沦为妓女，系一时

名妓。大历（���—���年）年间，年方二十的进士李益与小玉一见钟情。李益外出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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